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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羽衣仙女传说”演变考论 

上田五月
1
 

【摘 要】：作为羽衣仙女传说的原型故事，姑获鸟故事传递了古代孝道的重要性以及封建社会对女性禁锢的严

重性。姑获鸟故事中，恶鸟、夺取孩子、血等因素虽为故事增添了恐怖色彩，但它们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消退，究

其原因，与故事的美化、复杂化关系密切。羽衣仙女传说的女主角由鬼女转变为仙女，角色功能的变化使故事兼具

统一民心、统治国家的政治功能。鬼女在东渡日本后，演变成日本鬼故事中的姑获鸟。日本姑获鸟被称“产女”，

分为鸟形妖怪和人形幽灵。与中国的姑获鸟故事相反，日本故事的恐怖色彩有增无减。如今，出生在中国的姑获鸟

成了名副其实的日本妖怪，这与日本神道的万物有灵观念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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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衣仙女传说中，平凡男子与美丽仙女的爱情故事千古流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鬼魅内容与恐怖色彩对女主角的形象

转变影响很大。但综观以往研究，尚未有学者讨论过这部分内容。在最早的羽衣仙女传说中，仙女是夺取他人之子的恶鸟——“姑

获鸟”，但后来，羽衣仙女传说中渐渐没有了姑获鸟的踪影，故事原本的恐怖色彩进而慢慢消退。与此同时，姑获鸟故事也流

传到了日本。网易手游《阴阳师》于 2016 年正式上线后，很多中国人开始了解日本妖怪，其中就包括姑获鸟。
[1]
游戏的风靡一

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曾东渡日本的华裔姑获鸟衣锦还乡。那么，为什么姑获鸟在中国故事中会被逐渐剔除？姑获鸟又是如何被日

本接受还跻身日本著名妖怪之列？本文将对其原因进行详细考察。 

一、姑获鸟故事中的鬼魅内容与恐怖色彩 

羽衣仙女传说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一般认为，较早记载该传说的文献是西晋郭璞的《玄中记》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1《玄中记》中的羽衣仙女传说又称姑获鸟故事： 

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鸟无子，

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昔

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

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今

谓之鬼车。（卷九二七《羽族部十四》，P446) 

故事的开头对姑获鸟进行了描述，接着对姑获鸟化为女人后的行为展开叙述，最后以“今谓之鬼车”结尾。姑获鸟是整个

故事的主角，羽衣仙女则是姑获鸟的化身。姑获鸟故事中姑获鸟害人的生动描述到与男子组建家庭的情节变化使得情节跌宕起

伏、感情真挚。姑获鸟又名天帝少女、夜行游女、钩星、隐飞、鬼车，上述不同名称各具特色，聚集于姑获鸟一身。在姑获鸟

的这些特征中，夜行游女和鬼车的特征尤为突出。《酉阳杂俎》说：夜行游女被称为产死者所化；鬼车则有九首、可收人魂魄、

声音像车子发出的声音。[3](P155-156）《齐东野语》也有鬼车的相似记载。[4](P350)此外，姑获鸟故事的恐怖因素还包括恶鸟、夺取孩子、

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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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夺取孩子的恶鸟 

姑获鸟即鬼车，《太平广记》记载了鬼车的同名异鸟——鸺鹠、鸱。
[5](卷四六二《禽鸟三》，P3799)

鸺鹠即鸱，此鸟兼具夜行游女和鬼车的

特征。鸱在《太平御览》中属于恶鸟，恶鸟意味着不祥、恶声、不孝。[2]（卷九二七《羽族部十四》，P442-443）在《诗经》中，鸱鸮被喻为取他鸟

之子的恶鸟。[6](《豳风·鸱鸮》，P225)在《太平御览》中属于恶鸟的鸟还有枭[2]（卷九二七《羽族部十四》，P442-443），据《尔雅》的注释，陆机认为鸺鹠即

枭，而且枭有食母的凶暴特性。[7]（《释鸟第十七》，P384）综上所述，鬼车、鸺鹠、鸱、枭可以被视为异名同鸟的恶鸟，而且，它们不孝的

习性严重地违背了中国古人的道德规范。《孝经》记载：“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

则之。’”[8]（《三才章第七》，P239）而《尔雅》说：“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7]（《释训第三》，P187）对古人来说，孝是天经地义的，孝顺父

母更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恶鸟犯了天大的禁忌，因此，它成为很多人憎恨的对象。恶鸟非人道的习性是姑获鸟恶鸟形象的来

源。 

恶鸟夺取孩子也是非人道的可恶行为。《孟子》中有句脍炙人口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9]（《离娄上》，P167）古代中国以农

业为基本生产生活方式，生产力的落后与科技的不发达促使人们对人力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人们对多子多孙、延续香火十分看

重，理所当然的，失去孩子后果极其严重。因此，夺取他人孩子的姑获鸟成了人类憎恨的对象。另外，姑获鸟的行为也侧面反

映着它渴望养育孩子的急迫心态，这是姑获鸟母性的体现。姑获鸟脱毛为女人后如愿以偿生了孩子，这个情节反映出中国古人

对生育的重视。姑获鸟故事也传递着古人的一种观念：在封建社会中，无论是人类还是禽兽，生育是女性最重要的使命。姑获

鸟与人类斗争的情节建立在中国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封建生育观念上，故事情节强调了延续血脉的重要性。 

（二）古人与恶鸟的敌对关系 

农业社会的生态环境有助于各种各样鸟类题材故事的产生。对恶鸟的关注引发了人们的幻想，于是，姑获鸟在他们的笔下

呼之欲出。恶鸟危害是当时人们想象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尤瓦尔·赫拉利说：“虚构的故事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

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10](P26）正是如此，人们在姑获鸟故事中团结起来，对付恶鸟。 

古人曾对恶鸟采取过实际的对抗措施，如枭磔、枭首、吃枭羹等。根据《礼记》记载：“九门磔攘，以毕春气。”注释称:“磔，

分裂牲体以祭祀鬼神。”[8](《月令第六》，P184)《陈书》记载：“昙朗噬逆，罪不容诛，分命众军，仍事掩讨，方加枭磔，以明刑宪。”[11](卷

二本纪第二《高祖下》，P27)由此可见，枭磔是用在祭祀和行刑上的，分裂身体的行为。枭首也是古代被普遍使用的刑法之一，《史记》记载：

“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其注释称：“悬首於木上曰梟。”[12](卷六《秦始皇本纪》，P227-229)枭磔、枭首

的酷刑与孝道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孝经》记载:“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8]（《五刑章第十一》，P257）不孝是最大的罪行,因此，

应该对不孝子采取相应的惩罚方式便是磔刑。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8]（《开宗明义章第一》，P221）

珍惜

父母赐予自己的身体是孝顺的表现，那么，罪人被分裂身体后无法保留完整尸体，可以说是不孝顺的后果。于是，古人对不孝

的枭进行了酷刑，《说文解字》称，枭是“不孝鸟也。故日至捕枭磔之”[13](P496）。另外，根据《汉书》的记载可得知，早在先秦

时期，人们认为枭在天空中翱翔意味着凶兆。[14]（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P1197）枭的存在几乎是忌讳，这个看法和古人的道德观念息息相

关。关于枭羹，枭羹是国家祭祀活动中的祭品。[15](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P1386)韩兆琦在《史记笺证》中解释：枭有食母的特性，破镜有食

父的特性[16](《孝武本纪》，P883-896），因此，皇帝恨不得把它们全灭掉。由此可见，枭是古代中国人公认的害鸟。古人五月五日吃枭羹[2]（卷

九二七《羽族部十四》，P442），把恶鸟一口一口地消灭了，与这个实际行动相比，姑获鸟故事中消灭恶鸟的方式更富有幻想特质。 

（三）姑获鸟的血与原始禁忌 

姑获鸟的另一个身份是鬼车，即九首鸟，此鸟常滴血。《太平广记》说九首鸟的血是凶兆[5]（卷四六十二《禽鸟三》，P3799），姑获鸟在小孩

衣物上所留之血也是灾祸降临的征兆，那么，为什么姑获鸟的血具有负面影响呢？ 

《说文解字》记载，血是被用于祭祀活动的。
[13](P399）

《周礼》说，血祭必先杀牲
[17]（《春官宗伯第三·大祝》，P363）

，而且，牲血用在古代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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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建成时的祭礼上以及在新制成的邦器和军事器械上[17]（《夏官司马第四·小子》，P431）。牲血是祭祀的必备品，人通过牲血的力量与神沟通，

此时，牲血是神圣的。牲血还意味着生命，给物品涂上牲血犹如为其注入新生命，这些器皿物件便会发挥出神秘的力量。 

与牲血的神圣意义相反，在古代中国，妇女和妇女的血被视为“污秽”，是神灵最忌讳的东西。《说文解字》说，天子斋戒、

祭祀时，女人的经血会被视为不洁之物，妨碍人神间的沟通，影响人类无法得到神力，面临灾祸。[13](P1100)《搜神记》中有女人在

渭河洗浴的情景，该女子是天上掌管祭祀的星宿，如若天子斋戒不洁，她便会出现。[18]（卷四《张宽》，P44）天上巫女的出现意味着斋戒

的失败，她被视为污秽的象征。女人不仅被视为污秽，而且会成为人们畏惧的对象。弗雷泽在《金枝》中写了关于妇女分娩期

间的禁忌，据说，这些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触及的东西都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致死，因此，这些妇女会被隔离，也会被当地

繁杂的习俗约束。[19](P314-316）姑获鸟的特点有：天帝少女；没有孩子；在衣物上滴血；给人造成灾祸……不难猜想：姑获鸟的这些

特点与弗雷泽所说的令人畏惧的女人条件吻合。姑获鸟的血被视为不祥前兆的原因与对女性的禁忌似乎有密切的关系。 

二、江西文化与姑获鸟的关系 

姑获鸟故事蕴涵着原始文化并带有恐怖色彩，笔者认为形成此故事的重要因素是江西的巫文化以及江西的鸟生态环境。 

姑获鸟在江西诞生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古人对大自然的恐惧，人们在故事中对抗大自然的威胁，在江西盛行的巫文化中可以

找到鲜活的例子，如江西省彭泽县每年举行的傩仪表演就展示了人与自然的战斗过程。[20](P120-121）人们把自然灾害形象化为“茅

人”，对“茅人”进行审判、惩罚、焚烧。古人控制不了自然灾害，因而把隐形的威胁想象成与人类大致相同的形体，并对它

进行抗击。妖怪本来是看不见的，正如干宝所说的，妖怪是在五行的基础上由气体形成的。[18]（卷六《妖怪》，P67）《搜神记·蜮》记载的

恶鬼“蜮”，就是女子的淫乱的元气所生成的怪物。[18]（卷十二《蜮》，P155）诸多鬼魅应该如此，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姑获鸟也

可以说是大自然威胁的形象化。姑获鸟有令人畏惧的鬼女形象，这和古人对上天的敬畏也有关系。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

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1]（《季氏篇第十六》，P199）于是，神明和鬼神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了令人畏惧的奇形怪状。在巫文化盛行时

的傩仪中，丑恶至极的傩面是吓跑鬼魅的有效工具，这是因为人们必须用比恶鬼更可怕的面貌和力量来对付它们。[22](P105）同理，

为了战胜恶鬼，古代掌管大傩的“方相氏”必须具有比鬼还要凶恶的模样。[17]（《夏管司马第四·方相氏》，P451）姑获鸟属于鬼神类，虽然姑获

鸟有着天帝少女的美好名字，但它兼具的鬼车特征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负面印象。和姑获鸟故事一样，许逊治水和降服孽龙故

事也是在江西本土发生的，东晋人许逊曾为父老乡亲们治理过水害，因此，成为传说人物的许逊便被描述为降服孽龙的伟大英

雄。[23](P40-42）它反映了古代江西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 

姑获鸟故事显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但后来的羽衣仙女传说充满了美好幻想，浪漫故事为听故事的人带来了正

能量。羽衣仙女传说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江西生态环境的影响。傅修延从生态环境角度探讨了羽衣仙女传说在江西形

成的三个原因：第一，江西巨大的稻作湿地和炎热天气为女性露天洗浴提供了条件；第二，全球 98%的白鹤在鄱阳湖越冬，这惊

人的数据意味着羽衣仙女传说起源于江西的可能性最大；第三，江西巨大的盆地和南北走向的赣江成为古代交通枢纽，这有利

于故事的发源和传播。[22](P283-292）羽衣仙女传说反映了江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鄱阳湖越冬的诸多白鹤在空中翩翩起舞，白鹤

的优美姿态如同从天而降的仙女，于是，人们在异想天开的幻想中，试图得到难以实现的浪漫爱情，可以想见，羽衣仙女传说

的女主角是与江西人共处在赣鄱大地的诸鸟。因此，姑获鸟故事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鬼魅内容与恐怖色彩逐渐淡化的现象，这

个变化过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鬼女到仙女的变化 

姑获鸟故事和毛衣女故事的情节十分相似。2笔者认为，姑获鸟和毛衣女都可以被归纳至鬼神类，因而姑获鸟故事的鸟女与

其被称作“仙女”，不如称作“鬼女”，毛衣女也是如此。但毛衣女故事未提及姑获鸟，因此，毛衣女故事不带有恐怖色彩。 

姑获鸟故事和毛衣女故事在唐代句道兴的《搜神记》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句道兴《搜神记》的羽衣仙女传说称之为田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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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故事[24](P882-885）。此故事未带恐怖色彩，而且，故事的描述更为详细、更富有现实色彩，因此，故事主题脱离了与大自然斗争后

便带上了浪漫色彩。田昆仑故事中的白鹤仙女活泼生动、有血有肉，其美好形象堪称“仙女”。江西南昌“浴仙池”的由来也

继承了“仙女”的美好形象，而且，在故事中可以看到羽衣仙女传说在江西发展的痕迹。“浴仙池”的故事发生地不是豫章新

喻县，而是府子城东南隅。傅修延在《中国叙事学》中说，江西与羽衣仙女传说有实实在在关系的地点是“浴仙池”，即南昌

市中心的洗马池。[22](P295）明嘉靖四年(1525）的《江西通志》记载： 

洗马池，在府子城东南隅，旧传灌婴饮马处。《职方乘》云：尝有少年，见美女七人，脱五彩衣岸侧，浴池中。少年戏藏其

一。诸女浴竟，就衣化白鹤飞去，独失衣女不能去。随至少年家，为夫妇，约以三年。还其衣，亦飞去。故又名浴仙池。3 

此故事的美化程度十分明显，比如：女子是美女；男子是少年；美女脱的不是毛衣而是五彩衣；洗浴的地点不是田中，而

是在池中；美女化为白鹤；少年还羽衣给仙女。除了仙女形象格外美好以外，少年也化身为道德高尚的南昌少年。富有浪漫色

彩的浴仙池传说呈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与此同时，令人胆战心惊的姑获鸟便逐渐被尘封在人们古

老的记忆中，在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杳无音讯。 

（二）文学叙事与恐怖色彩的淡化 

羽衣仙女传说的叙事形式的变化引起了仙女角色功能的变化和故事含义的变化，恐怖色彩也随之淡化。 

首先，关于仙女角色功能的变化。仙女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叙述中人物的愿望。傅修延在《讲故事的奥秘》中说，人

物的愿望能使故事动力转化为叙事动力，而愿望的满足、破灭和此消彼长，结成了事件之间的动力链条。[25](P98）在姑获鸟故事中，

姑获鸟的求子欲望成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动力，这个愿望源于封建家庭观念。与此不同，在田昆仑故事中，田章的成功内容占据

一半篇幅，可以说，田章才是故事的主角，而且，田章想见母亲的欲望才是故事的关键，正是这个欲望成了叙述动力。田昆仑

故事的焦点从仙女身上逐渐转移到她儿子身上，所以，仙女最终成了配角。仙女扮演了纯洁的娇柔女子，她起到的作用仅仅是

赋予田章神圣血统而已。因此，鬼女到仙女的人物变化也是仙女由故事主角退为配角的变化。仙女在角色及其功能变化的过程

中由鬼女卸下凶恶的面具，摇身变为有利用价值的理想母亲。 

其次，故事中角色和其行动范围的变化意味着人们共同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在姑获鸟故事中，我们只能够看到鬼神和

人类，这里只有单一的人类和鬼神的斗争，在鬼神面前，人人平等；在田昆仑故事中，我们初步看到天公、仙女、帝王、官家、

贫穷人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不同的身份地位意味着人人不平等，也意味着社会背景的复杂。在古代封建社会制度中，帝王

的身份地位高于一切，此概念呈现在田昆仑故事中，因而田昆仑故事强调统一人们的思想的重要性。大家的共同意识成为支撑

一个国家的力量，对此，故事中出现的知名人士能起到关键作用。在田昆仑故事中出现的董仲很有可能是孝子董永的儿子，《董

永变文》有关于董仲的记载[24](P109-113）。董仲的母亲也是仙女。曾经在孙膑的引导下寻母的董仲，在田昆仑故事中帮助田章寻母，

这样一来，田昆仑故事仿佛是董仲故事的重现。但是，笔者认为董仲的出现另有所图。董仲的母亲是被天帝安排下凡帮助孝子

董永的，这意味着天和人之间有感应关系。董仲是这个感应关系的产物，不难想象，让董仲帮助田章是为了强调天人合一、孝

治天下等思想。在羽衣仙女传说中出现的其他知名人士还有鬼谷先生、董仲舒等，他们的加盟给予了羽衣仙女传说传奇性、真

实性和说服性。鬼谷先生是六国时纵横家[26](P531），他有通晓神界人事的一面。董仲舒也是具有神秘风采的人物，他研究天和人互

相作用的关系，认为天在监督君王，所以，君王不能做违背道德的事情，于是，他在《天人三策》[27]（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P2498-2505）

中强调教化人民、以德治国的重要性。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发挥了统一思想的政治作用。田昆仑故事不仅说明天神与人类的结

合能够孕育优秀人才，还说明天界控制人界、天意不可违的道理。由此可见，从政治层面看，田昆仑故事的创作和传播有助于

思想的统一和国家的统治。 

三、东渡日本的姑获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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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姑获鸟故事的多样化受容 

从江西东渡日本的姑获鸟故事经历了巨大变化。第一，姑获鸟故事被分割成两个故事：姑获鸟故事的前一半为恐怖的产女

故事；姑获鸟故事的后一半为美好的羽衣仙女传说。第二，在两个版本的姑获鸟故事中，姑获鸟各具不同外貌：鸟形、人形。 

日本本土化的姑获鸟又名“产女”，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动漫《咯咯咯的鬼太郎》中，“产女”是代表茨城县的鸟形妖怪[28]，

特点是：在夜间飞行；伤害儿童；能脱毛为女人。晚上，如果它看到了被晾在外面的儿童衣服，便会在衣服上留下有毒的乳汁，

以此夺取孩子的灵魂。这个传说告诫人们晚上不要在外面晾衣服。该传说与中国姑获鸟故事内容大致相同，根据时间关系推测，

日本妖怪姑获鸟的形象很有可能出于《玄中记》中的姑获鸟故事。 

关于人形的“产女”，柳田国男说：“它是产妇死后所变化的‘幽灵’，这个‘幽灵’晚上会抱着婴儿出现在路边，它试

图让过路人抱婴儿，路人抱了婴儿后，这个婴儿会逐渐变成槌子或者石头。”[29](P32）柳田国男认为，在流传于伊予地区越智郡的

产女传说中，“产女”怀里的婴儿的哭声是用来吓唬路人的。4 产女故事深刻表达了已故产妇对人间的强烈执着及想让孩子活下

来的渴望，这让听故事的人对已故产妇产生同情，又对其幽灵形象不禁畏怯。人们通过讲故事的方法传播对“产女”的恐惧。

产女故事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日本人对恐怖故事的好奇心从未消减。恐怖故事是人们在令人惴惴不安时代中的共同幻想。

“幽灵”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柳田国男说，幽灵“产女”的故事中的“产女”原是祭祀在路边的一对母子神，它们又称“子

安”，在关东地区有祭祀“子安”的习俗。[30](P48-49）由此可见，“产女”不只是恐怖的，它还有神的性质。 

（二）姑获鸟故事的保留及其原因 

日本姑获鸟的多样化意味着姑获鸟在日本的接受更为丰富和广泛。在日本，很多妖怪能够融入人类的世界，其原因正同妖

怪形象的多重性质有关。如众所知，日本文化中的妖怪不胜枚举，柳田国男在《妖怪谈义》的“妖怪名汇”中列举了 80种妖怪，

但是，该书中提到的妖怪不止这个数。[29](P196-215）和“产女”一样，同一种妖怪在不同地方具有不同性质，比如，河童。日本各地

区的河童特征或多或少，但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的河童大概是这样的：居住在水中；喜欢吃黄瓜；教会孩子游泳；喜欢和人摔

跤。河童被认为是害人的妖怪，被视为水神，在个别地区又被视为山神。[29](P73-79）除此之外，山中的妖怪“山姥”也有多重性质，

它是吃人的鬼女，又被视为山神。[31](P5-6）具有巨大乳房的“山姥”如同伟大的母亲，它会赐予人类财富以及农作物的丰饶。[31](P111-114）

由此可见，日本的有些妖怪会给人类带来良多益处。因此，日本民众对妖怪持有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也正因此，日本人和妖

怪之间一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这种距离也意味着两者有相互对立的关系。小松和彦认为，鬼是违背人类伦理道德的，因此，

鬼和人类是互相对立的。[32](P168）小松和彦说的“鬼”包括妖怪。这个对立的关系恰恰是人类所需要的，这些异类的负面形象有助

于树立人类的正面形象。中国的鬼魅也是与人类对立的，而且，在民间故事中，人类只有赶走鬼魅才能安心生活。鬼的世界和

人类社会看上去是分开对立的，但是，日本民众并没有与鬼离得很远，有时候甚至相反，把鬼当亲人看待。日本的大峰山、比

睿山等地区的土著均自称是鬼的后代。[32](P9）小松和彦介绍，《黄船社人舌氏秘书》中也有类似记载[32](P10-11），因此，日本民众与鬼

之间并不完全对立。 

神道是日本民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神道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日本人在出生、结婚等人生重要阶段

需要进行神道仪式，人们想实现愿望时也会向神道诸神祈求。神道是多神教，在日本神话中，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他们的祖先

也不例外由神创造，夸张地说，人和大自然是一家人。这个思维说明日本人的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的思维在日本人的说话方

式中也可以了解。日本人除了对人以外，对物体也采用尊敬的叫法，比如，日本语言中，“饭”叫作“御饭”，把“钱”叫作

“御钱”，把“花”叫作“御花”，把“天气”叫作“御天气”，等等。在这些单词前面加的“御”字表示对物品的尊敬或者

亲切的感情。这种说话方式被世世代代继承，潜移默化地成为日本民众独特的思维方式。日本人特有的万物有神论和感恩的心

态让他们接受妖怪，并且试图与它们共存，这就是姑获鸟在日本被接受、大受欢迎以及其形态被多样化的背景之一。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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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生态环境对人类既有严酷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苛刻的一面被人们假想成为可怕的妖怪，于是便有了姑获鸟故事；

温柔的一面让人幻想浪漫的邂逅和爱情，于是有了羽衣仙女传说。两个故事的结合意味着人类想与大自然共存的渴望，并非偶

然。对于姑获鸟的恶行，古人采取的不是暴力，而是和平解决的方式——让姑获鸟化为女人，让它与人类共处。由此可见，古

人用智慧和善良与大自然相处。关于姑获鸟的女人形象，古代对女人的禁忌被视为影响国家政治的重大事情，而姑获鸟是被很

多禁忌约束的鬼女，而被人们忌讳的鬼女从羽衣仙女传说中飞出去，东渡日本，最后加入了日本妖怪的行列。 

姑获鸟被驱赶到东瀛的因素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是政治宗教思维的强化。姑获鸟被认为是先民们对大自

然的纯粹恐惧感创造出来的，但在姑获鸟故事之后诞生的羽衣仙女传说中，白鹤仙女则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更现实后的产物，因

而在故事中弥漫着政治思维。在不同的社会风气下，姑获鸟和白鹤仙女被赋予了每个时代各不相同的女性使命。白鹤仙女的使

命在于把人和仙女之间诞生的混血儿留在人界，并延绵神圣的血脉。在当时社会，人界和天界相互交融的观念有助于加强政治

宗教思维。白鹤仙女起到了人界与天界的纽带作用。因此，羽衣仙女传说的仙女形象变化过程意味着女性从忌讳变为美好象征。 

姑获鸟故事传播到日本，使姑获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姑获鸟在日本被接受后，在异域的天空下自由翱翔。与此同时，姑

获鸟和日本民众之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距离，这个距离意味着日本民众与鬼神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关系。鬼神在日本几乎是不可

缺少的存在。在神道亲近鬼神的观念下，很多日本民众善于把身边的自然物当成神灵。总之，日本民众对妖怪的宽容和亲切感，

是日本妖怪故事的恐怖色彩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2016 年，姑获鸟因手游《阴阳师》的流行再次回归并且走红。姑获鸟是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所孕育的地域色彩强烈的妖怪，而如今，它正在为促进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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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草鞋扔出去，同时说‘这是你的母亲’，婴儿便会停止哭泣。”可参见柳田国男《妖怪谈义》（讲谈社 1977年版，第 33页）。 


